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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父母开始着急了。

我被迫加入相亲的洪流。很快我便发现，我
不是在找爱人，我只是在找陆放的影子。我
想找像陆放这般聪明、有才华、坚定，甚至
摩羯座的男人。可是，哪里有一模一样的人
呢？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单下来，守着心中
那个亦真亦幻的梦。

唯一知道我心事的闺密曾帮我冷静分
析，陆放是一个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男人，

“我都可以想象出他以后的妻子，一定是有
家世背景，对他事业有帮助的女人！不是你
不够好，而是他想要更多。 ”

是啊， 我一早就知道陆放有自己的追
求。我从未想过去羁绊他。去年下半年，通
过相亲，我认识了一位理工男，我们各方面
的条件都比较合适。 我对自己说， 就是他
了。 他简单透明如一泓清水，喜欢我，便用
热烈的话语和行动告诉我。 我再也不用费
心地去猜， 不用煎熬地等， 不用无望地盼
……

可是， 当我定下心思决定好好开始一
段感情的时候， 陆放的电话像一块巨石投
入我平静的心湖，又让我心潮起伏……

(

据《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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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美之爱没有打动奋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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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手机里
传出王菲婉转的歌声。 我从浴室里冲出来，

绾着湿发，将手机握在手中，犹豫了几秒才
接通电话。 这是陆放的专属铃声。

“嗨！ ”电话里传来陆放微醺的声音，

“你还好吗？ ”我轻轻地“哦”了一声，不置可
否。 他接下去说，他去海南出差，刚应酬完，

正沿着海滩散步。手机里传来波涛翻滚的声
音，一下下仿佛拍打在我心上。良久，我听见
陆放说：“你在听吗？ ” 我依然不肯作声，他
说：“那我挂了。 ”我说“好”。我们都等着对方
挂电话，僵持了许久，他终于挂断了……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 我的心一阵阵揪
痛。 为什么？ 每当我决心放弃时，他都会出
现，给我一星半点希望，像微弱的烛火，我却
仍忍不住飞蛾一般扑上去。在希望与失望间
辗转，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陆放是我的大学同学， 因为高考失利，

无奈地进了一所二流大学。他显得比同龄人
成熟、有主见。 那时，他是系里的学生会主
席，我是宣传部长，因为倾慕，我也由一个懒
散的家伙变成了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在那些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像一颗种子，深深埋
进了我的心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根发芽，

不知不觉中长成了参天大树。

许多男生追求我，我都置之不理，不少
女生向他示好，他也似乎熟视无睹。我认定，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默契。 进入大四，大家
四处忙着找工作， 我试探着问他想去哪里？

他说还没有方向。当我与武汉一家企业签约
后，才惊闻他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 我不能
置信，这样重大的事情，他竟瞒着我。 事后，

他淡淡地解释，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
除了家里人，他谁也没告诉……哦，原来是
这样。我于他，不过是个外人罢了。失望的尽
头是悲凉，那种感觉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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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放要提前去单位报到， 我混在一群送他的
同学中间，甚至没有跟他说再见。 当火车启动，我
的手机却意外响了，是陆放的短信，“你说，如果分
隔两地，多年不见，感情会变吗？ ”激动的心几乎要
跳出胸腔， 我热烈地回复：“我相信真正的感情经
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然而，发出去的短信却
如泥牛入海， 我几乎怀疑自己自作多情到产生了
幻觉。

分隔两地，各自忙碌，偶尔在
QQ

上打个招呼。

有一次，陆放问我，我的
QQ

怎么总是在线？我心中
苦笑，他不知道，我设置了“隐身对他可见”。 那无
数个白天黑夜里，固执亮着的

QQ

，是我对他无尽
的思念和等待。

2008

年春节前，陆放到武汉出差，一帮留在武
汉的同学设宴款待。 酒足饭饱后，大伙儿又去逛步
行街。 在人潮涌动的街头，陆放始终走在我身侧，

用身体帮我挡住所有可能的冲撞。 那种无声的关

怀，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默契。 有同学打趣，“你俩都
是单身，干脆在一起得了。 ”我望了一眼陆放，他只
是笑，我也无言。

第二天，陆放单独约我出来。 他问我，现在挣
的钱够不够花， 如果不够他可以支援我，“我虽然
工资低，但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 ”我笑着说，我
一直是债主。 他哈哈大笑起来：“你的性格我放心，

肯定跟周围的人相处融洽。 ”末了他又说，“前段时
间单位发了好多大米，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离得
近就好了，我就给你送过去……”说的都是些生活
琐事，却让人觉得温暖而真实。

临近放假，我们相约一起坐火车回老家。 我打
算通宵排队买车票，陆放拦住我，说：“傻瓜，我已
经托铁道部的熟人拿了两张卧铺票， 还不用花
钱。 ”那时我才惊觉，他开始享受权力、关系带给他
的满足感。 这大概是他一直所追求的吧？

他只是笑，我也无言

不是我不好，是他想要更多

我于他，不过是个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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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风，像任性的顽童，在湖畔撒欢般地奔跑。白荷坚持

坐在户外，任风卷起她的长发，纠结如她的思绪。 白荷问我，听

过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是否见过和她一样傻的女子，因为

一段不知是否真正发生过的爱情，空耗了十年光阴。


